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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的磁化率特征

旺 罗  刘东生  吕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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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现代典型的 3 种污染物和可能污染的表土以及无污染的黄土样品进行磁化率研究,

发现 3 种污染物的磁化率都大于 500 10−8 m3/kg, 频率磁化率小于 3%, 表明这些污染物中含相

当量的强磁性物质, 但超顺磁颗粒很少. 污染表土样的频率磁化率与磁化率呈负相关, 与人工合

成的污染样品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而第四纪黄土的频率磁化率与磁化率呈正相关. 这些磁性特

征为迅速识别污染土壤提供了简便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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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磁化率不仅与母岩的性质和土壤的类型[1, 2]有关, 而且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工业污染土壤的磁化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 这样的土壤

随着磁化率的增加往往伴随着许多有害的重金属元素出现[3 6], 因此土壤磁化率有可能成为

识别工业污染的标志. 如果能利用简单易行的磁化率测试方法对土壤工业污染的程度进行有

效的识别, 这不仅对环境监控而且对环境磁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通过对典型污染

物 可能受污染的表土 未受污染土壤以及可能造成磁化率异常的火山母质上发育的土壤磁

学性质进行了对比分析, 提出了受工业污染土壤的磁化率识别标志.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现代大气中大部分的磁性小球粒主要是由于金属冶炼 化石燃料燃烧和钢铁工业生产等

人类活动造成的[2]. 因此本次实验为了解典型污染物的磁化率特征, 专门采集了 3 种具代表性

的污染物进行研究. 根据粉尘动力学的研究发现, 一般小于 30 µm 的微粒在大风中可以进行

长距离的搬运 [7], 因此本次实验中用小于 30 µm 的污染物微粒进行磁学性质分析. 为对比污

染土壤和未污染土壤的磁化率特征, 采集了公路两旁和城区可能污染的表土样品 , 一万年前

已埋藏的第四纪黄土地层样品, 以及火山岩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综合上述, 实验材料由 5 部分

组成:

(1) 污染物 首都钢铁厂钢铁灰渣 10 g (< 30 µm); 汽车尾气管道内壁黑灰 10 g (< 30 µm);

生活煤燃烧后煤灰 10 g (< 30 µm).

(2) 可能污染的表层土(顶部 1 cm 厚): 首都钢厂内外 8 个样品; 泰山登山沿途两旁 10 个;

沿北京三环和二环路边 40 个样品; 拉萨贡嘎机场公路两旁 7 个样品.

(3) 实验室合成样品 在无污染的黄土样品中每次掺入 0.2 g 污染物(< 30 µm), 并测量每

次掺入后样品的质量和磁化率.

(4) 火山母质土壤: 昆明(25 N, 102 E) 湛江( 21.2 N, 110.3 E) 漳蒲(24.1 N, 117.6 E)

湖光岩(21.1 N, 110.2 E)和田洋(20.6 N, 110.2 E), 这些样品采自玄武岩母质上发育的 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少的地区, 共 8 个样.

(5) 第四纪黄土 采自陕西吉县黄土剖面, 共 250 个样.

所有样品用 Bartington MS2 磁化率仪进行低频(470 Hz)磁化率和高频(4 700 Hz)磁化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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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频率磁化率(χfd)的换算式为

χ
fd = (χlf − χhf)/ χlf×100%,

式中χ
lf 为低频磁化率, χhf 为高频磁化率. 磁化率的测量相对误差小于 0.3%.

2  结果及讨论

3 种污染物的低频磁化率和频率磁化率分别为: 汽车尾气(540.7±0.7)×10-8 m3/kg 和 2.3%,

煤灰(5 267.8±8.3)×10-8 m3/kg 和 0.6%, 钢铁灰渣(15 868.7±32.4)×10-8 m3/kg 和 0.4%, 它们的磁

化率都大于 500×10-8 m3/kg, 说明 3 种污染物中都含有相当量的磁性物质. 3 种污染物的频率

磁化率都小于 3%, 说明 3 种污染物中超顺磁颗粒很少.

黄土的频率磁化率随磁化率的增高而增高(图 1). 而人工合成样品的频率磁化率随磁化率

的增加而减少(图 2), 本次采集的可能污染的表土样品的磁性特征与合成样品的特征一致(图

3), 说明这些表土样品已经被污染.

根据目前黄土地区古土壤的磁化率研究发现, 土壤的磁化率随土壤发育程度增高而增高

并不是无限制的, 磁化率的变化受母质中含铁矿物的演化方向和演化程度影响[8, 9]. 黄土地层

中目前发现的磁化率最大值接近 400×10-8 m3/kg. 因此当土壤样品磁化率大于 400×10-8 m3/kg

时, 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是还不能直接判断样品是否被污染, 因为发育在火山岩母质上

发育的土壤磁化率可以大于 400×10-8 m3/kg.

黄土的频率磁化率随磁化率增高而增高, 这是由于成土过程中有一定量的超顺磁颗粒产

生[10, 11]. 黄土中频率磁化率为 3%~12%,  并且全国的土壤频率磁化率均大于 3%1). 本次采集

的火山母质土壤的低频磁化率虽然都大于 400 10-8 m3/kg, 但是频率磁化率却都在 9%~13%

之间, 远大于 3%(图 4). 也就是说无污染土壤的频率磁化率都大于 3%. 而 3 种污染物 合成

样品以及污染的表土样频率磁化率却都小于 3%(图 3). 显然这个值可以作为一个区分的参考

值. 根据污染物的磁化率和频率磁化率特征不难推测, 当这些污染物沉降在土壤中, 必将使土

壤的磁化率增高. 但是频率磁化率并不会增高, 甚至减小. 人工合成样品和表土样品的磁化率

                     
1) 吕厚远. 磁化率和植物化石记录对第四纪沉积环境的古气候量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1998. 1~31

图 2  人工合成样的磁化率与频率磁化率关系图 1  黄土样的磁化率与频率磁化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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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并且当磁化率增高到一定的程度 , 频率磁化率便趋向于污染物本身

的频率磁化率值(图 3).

所有的样品在频率磁化率和磁化率的关系图中分别分布在两个区域中(图 4), 它们的磁化

率与频率磁化率的相关关系也完全相反. 根据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可以划分出一个区域, 即

磁化率大于 100 10-8 m3/kg 和频率磁化率小于 3%. 分布在这个区域的样品基本可以判定已

被污染. 另外可以进一步粗略地分析土壤的污染程度, 即在污染的区域中, 频率磁化率越低,

磁化率越高, 表明样品的污染程度越高.

表土样品并没有分布在一个集中的趋势线上(图 4), 这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不同污染

物中超顺磁颗粒含量不同; 另一种是发育程度不同的表土中超顺磁颗粒含量不同.

3  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 污染土壤和无污染土壤具有明显不同的磁化率特征 , 并且说明磁化率和

频率磁化率测试手段是识别土壤污染的简便有效方法, 为监测土壤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的程

度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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